
第一章 不願回京城 

歸元山位於京城外三十里，山上濃蔭如蓋，是許多達官顯貴的避暑聖地。 

但這樣遊人如織的好地方也不是每一處都有人踏足，位於半山腰南側的一座道觀

便人跡罕至，破敗不堪，掛在門口的牌匾已經歪了也沒人修理，一陣大風就能吹

落的樣子，觀內四處荒草叢生，只有一條不過兩尺來寬的小路還算齊整，供觀內

人進出。 

蘇錦瑤已在這破敗的元清觀裡住了七年，起初兩年還會下山走走，後來厭了倦了，

即便沒人守著也懶得出去，就在這道觀裡不知今夕是何夕地住著。 

沒人管著，她肆意得很，直接讓人把房內的美人榻擺到了觀中的一棵大榕樹下，

有時覺得房中憋悶便來這裡納涼。 

這日午睡正香，忽然被人搖醒，跟了她多年的婢女秋蘭急道：「小姐，楚人昨晚

打進京城了！」 

蘇錦瑤唔了一聲，仍舊半闔著眼，「打上山了嗎？」 

「那……那倒沒有。」 

「既是如此，與我何干。」蘇錦瑤說完便轉身又睡了過去。 

梁楚兩國戰事頻頻，大梁外強中乾，又逢昏君當道，強征苛捐雜稅無數，用以宮

中奢靡淫樂，民間百姓苦不堪言，早已怨聲載道。 

數月前，鎮守瀘水關的周將軍主動打開城門迎進了楚國兵馬，然後對著京城的方

向稽首叩拜，起身後從城牆上一躍而下。 

從那之後，楚軍便勢如破竹，入大梁腹地如入無人之境，這般境況之下，大梁戰

敗是遲早的事，朝廷根本無力回天，如今被攻破京城一點也不新鮮。 

秋蘭原本急得很，聽她這麼一說也回過神來，「那倒也是。」 

聽聞那楚國皇帝是個英明神武的，御下極嚴，所經之處從未發生過刁難百姓的事，

行軍途中遇到老百姓的農田也都會繞道走，這樣的人自然不會平白無故打到他們

道觀來，那就沒什麼好擔心的了。 

秋蘭這麼想著，便鬆了口氣，不再多嘴，坐在旁邊給自家小姐打扇。 

哪想這個午覺最終還是沒能睡好，沒一會外面便響起一陣喧鬧聲。 

蘇錦瑤皺眉，撐著涼簟從榻上坐了起來。「怎麼這般吵鬧？」 

「奴婢去看看。」秋蘭說著放下扇子跑了出去。 

那喧鬧聲越來越近，不多時就到了院牆外，來人正好跟秋蘭迎面碰上。 

「魏夫人？妳來做什麼？」秋蘭戒備地看著魏氏以及她身後的一眾僕從，下意識

擋住了魏氏往裡瞧的視線。 

魏氏皺眉，一邊撣去來時在路上蹭到身上的草屑，一邊開口，「蘇……」 

剛說了一個字她就硬生生停了下來，繃著臉心不甘情不願地改口，「大小姐呢？」 

魏氏往常總是直呼蘇錦瑤的名字，忽然改了口，秋蘭更覺得沒好事。 

「妳要做什麼？我們大小姐在哪跟妳有什麼關係？」 

「妳這死丫頭，怎麼跟夫人說話的！」魏氏身邊的曹嬤嬤站出來一把將秋蘭推開，

探身往院裡瞧了一眼，對魏氏道：「夫人，大小姐就在裡面呢。」 



魏氏聞言不再理會秋蘭，快步走了進去。 

秋蘭怕蘇錦瑤吃虧，忙忍痛從地上爬起來，越過她跑到蘇錦瑤跟前，展開雙臂將

人護住。「你們到底要幹什麼？」 

魏氏沒理她，看了看周圍，又看了看蘇錦瑤坐著的美人榻，面帶嫌棄。「怎的這

般沒規矩，竟睡在院子裡，被人瞧去了怎麼辦？」 

蘇錦瑤輕輕拍了拍秋蘭的胳膊，示意她不必擋著，等她讓開後問道：「說吧，來

找我做什麼？」 

魏氏將她上上下下打量一遍，心中雖然厭惡，但不得不承認蘇錦瑤確實繼承了她

生母秦氏的一副好相貌。 

而且和七年前相比，她無論身量還是五官都長開了，比當初那個二八年華的少女

更加嬌豔，修長脖頸下鎖骨削薄，身材纖穠中度，胸前起伏如巒，腰肢不盈一握，

即便只穿著一身簡單的道袍也難掩風華。 

魏氏討厭極了這個蘇常安原配留下來的女兒，但礙於如今的形勢，她不得不忍著

氣道：「我來接妳回家。」 

此話一出，別說秋蘭，連蘇錦瑤都愣了一下，回過神後嗤笑一聲，「回家？哪個

家？」 

曹嬤嬤見魏氏臉色不好，趕忙把話接了過來。「哎喲，大小姐，瞧您說的，還能

是哪個家，當然是蘇家了！」 

蘇錦瑤聽了笑得更厲害，坐在榻上放聲大笑，好半晌才停了下來，緩慢而又堅定

地吐出兩個字，「不回。」 

「這……」曹嬤嬤沒想到蘇錦瑤連為何要接她回府的原因都不問就直接拒絕，一

時不知如何是好。 

她看看蘇錦瑤又看看魏氏，見魏氏繃著臉對自己點了點頭，便堆起笑臉解釋道：

「大小姐，接您回去是有好事。昨日楚帝入京，身邊跟著一位大將軍，這大將軍

與楚帝稱兄道弟，關係甚是親密，他今早來了趟蘇家，指名要見大小姐您，可惜

您當時不在府裡，所以我們這才來接您。」 

秋蘭原本退到一旁，聽到這話氣得臉都紅了，站出來高聲斥道：「你們這是什麼

意思？把我們大小姐當什麼了？沒事的時候就把她丟在這道觀裡不聞不問，寒冬

臘月的連件冬衣都不給置辦，有事了就來請她回去，把她當個物件似的送到別人

面前，你們……你們欺人太甚！」 

「妳懂什麼！那人可是——」曹嬤嬤斥道。 

「不認得，不去。」蘇錦瑤打斷了她，冷聲說道。 

魏氏鼻間發出一聲輕嗤，面帶譏諷。「那人妳也認得，說起來還是老相識呢。」 

見蘇錦瑤看向自己，那張與秦氏肖似的臉加上陳年舊恨讓她心中的嫉恨猶如野草

般瘋長，言語也越發尖酸刻薄。 

「阿吉妳還記得吧？就是當年跟妳有染的那個家奴。他被趕出京城後離開了大梁，

不知怎麼結識了楚帝，還隨了楚帝的姓與他結為兄弟，成了楚國的將軍，他如今

出息了，攀上了楚帝這個高枝，倒也不枉費妳當初那般自輕自賤，拚了命也要護



著他，連丁點女子的臉面都不要。」 

秋蘭面色一僵，轉頭看向自家小姐，半晌說不出話來。 

蘇錦瑤也許久沒有說話，不是不知道如何還嘴，而是忘了開口。 

阿吉這個名字讓她的記憶瞬間回到七年前，那時她還在蘇家，是京城赫赫有名的

蘇大小姐，求娶她的人能從城南排到城北，將蘇家的門檻都踏矮了一截，但她誰

都看不上，偏偏喜歡上了府裡的一個家奴。 

那時候的蘇錦瑤為了阿吉命都可以不要，可如今七年過去，再聽到他的名字，她

卻覺得遙遠又陌生，彷彿當初發生的一切都只是一場夢。 

七年能改變的事情太多了，包括感情。 

魏氏見蘇錦瑤不語，也懶得再跟她廢話，直接吩咐下人，「給大小姐梳頭更衣，

帶她回府。」 

下人應諾，上前便要帶蘇錦瑤回房，將她這身道袍換下來，盛裝打扮帶回京城。 

蘇錦瑤從回憶中被拉回現實，避開要來扶她的下人，「不。」 

「什麼？」魏氏愣了一下。 

「我不回去。」蘇錦瑤道 

「不回去？那怎麼行！大小姐，楚將軍他……」曹嬤嬤大驚失色。 

「妳在這拿什麼喬！」魏氏覺得蘇錦瑤是在裝模作樣，對她這副樣子很是看不慣，

打斷曹嬤嬤的話厲聲斥道。「人家楚將軍可不是當初跟在妳身邊的家奴，能任妳

隨意使喚，現在他是楚帝的左膀右臂，與楚帝兄弟相稱，妳若不識好歹錯過了這

次機會，沒準兒過些日子楚帝登基後就給他指個名門閨秀賜婚，到時候妳後悔都

來不及！」 

「我不後悔，你們走吧。」蘇錦瑤聲音冷清，絲毫沒有要與舊情人團聚的歡喜。

「這山上風景甚佳，冬暖夏涼，我喜歡住在這，哪兒都不去。」 

魏氏沒想到她竟真的不肯回去，當初為了那個賤奴，蘇錦瑤連命都能豁出去，最

後落得個身敗名裂的下場，被送到這道觀裡住了七年。 

如今那人回來了，沒有忘了兩人當年的情意，一進京就來找她，她只要回去見上

一見，轉眼便可以恢復往日的身分，恢復錦衣玉食的生活，可她……她卻不肯走

了？ 

但眼下是否回京已經不是她一個人的事，而是整個蘇家的事，剛才魏氏跟曹嬤嬤

沒有直說，其實楚毅今早去蘇府不僅僅是要見蘇錦瑤一面，還想要娶她。 

當初楚梁兩國交戰之時，梁帝為了不讓京中的勳貴世家逃走，關了城門不許他們

出入不說，還逼迫每家都出一份討伐楚國的檄文以示忠誠，蘇家也在其中。 

雖然這檄文大家都寫了，法不責眾，楚帝應當不會計較才是，但君心難測，誰知

道哪家寫的哪一句就讓他記住了，回頭尋個別的由頭處置了呢？ 

眼下楚毅主動求娶蘇錦瑤，這對蘇家來說是個再好不過的機會，如若這門婚事真

的成了，他們蘇家不僅不必再戰戰兢兢，說不定還能藉此機會飛黃騰達，扶搖直

上。 

若不是因為這個，魏氏才不會拉下臉面，親自上山來接蘇錦瑤回府。 



蘇家的前程在前，她不允許蘇錦瑤再像七年前那般任性妄為，沉聲道：「這可由

不得妳，今日妳是回也得回，不回也得回！」 

說完，她便對下人擺手，「把大小姐帶回去！」 

下人蜂擁而上，蘇錦瑤卻好似沒看見般，冷笑一聲，「由不得我？」 

她說著起身抬手，啪的一巴掌狠狠摑在了魏氏臉上，把在場所有人都打懵了，魏

氏左臉迅速腫脹起來，幾道指印清晰可見。 

蘇錦瑤抬著下巴，驕傲一如從前。「魏如玉，七年不見，妳還真以為自己能做我

的主了？」 

魏氏是蘇常安的繼室，蘇家的當家主母，當著下人的面被原配的女兒甩了一巴掌，

當下便氣瘋了，揚起手就要打回去。 

曹嬤嬤嚇了一跳，忙撲過來死死抱住她的胳膊。「夫人，打不得，打不得啊！這

若是在臉上留了印子讓楚將軍看見了，那……那咱們就說不清了！」 

魏氏目眥盡裂，卻拿蘇錦瑤一點辦法都沒有，氣得一陣急喘，胸肺都要炸了。 

蘇錦瑤仰著那高傲的脖頸，就這麼在她面前緩步離去。 

七年的確可以改變很多事，但也有些事永遠都不會變，比如蘇錦瑤張狂的性子，

磨不平的稜角，以及永遠不會向魏氏低下的頭顱。 

 

 

「錦瑤呢？」蘇常安抻著脖子往魏氏身後望去，卻不見蘇錦瑤的身影，皺眉問道。 

魏氏一路捂著臉進府，到正房門口才放下，見蘇常安連自己臉上有傷都沒看見，

只顧著問蘇錦瑤，本就未曾消退的火氣頓時又湧了上來。 

「錦瑤錦瑤，這麼惦記你自己去請啊，為何非要我去？現在好了，人沒帶回來，

我還被她打了一巴掌，在那麼多下人面前丟臉！你看著吧，不用等到晚上，這件

事就會在府裡傳遍，我這個當家主母的臉可真是丟盡了！」她說著撲倒在桌上作

勢要哭，趴下時卻不小心碰到臉上傷處，疼得嘶了一聲又坐起身。 

蘇常安這才看到她臉上有幾道指印，紅腫泛紫，可見打她的人是下了狠手，絲毫

沒留情面。 

「她好端端地怎會打妳？妳是不是說了什麼不中聽的話？」 

魏氏登時氣得跳腳，「我說什麼了？我能說什麼？那可是你的心頭肉，是楚將軍

的意中人，誰敢說她什麼啊？」 

蘇常安皺眉，「那她為何沒跟妳回來？」 

楚毅如今地位超然，又與蘇錦瑤有舊，他以為蘇錦瑤定會立刻回來才是，畢竟當

初楚毅還是他們蘇家家奴的時候，蘇錦瑤就願意為他付出一切，名聲、身分甚至

是性命，什麼都豁得出去。 

如今楚毅改頭換面，成了人上人，一回來就主動求娶，她又怎會不願意？ 

「那我怎麼知道？說不定人家不是不願意嫁給楚將軍，只是不想回咱們蘇家呢！

你今日沒在那，沒聽見她說了些什麼，我說要帶她回家，她竟冷嘲熱諷，問我是

哪個家。」魏氏說著冷笑一聲，諷刺道：「你心裡還把她當成當年那個寶貝女兒，



人家可是早就不想認你這個爹了。」 

蘇常安一怔，心頭像被一根尖刺扎了進去，驟然一痛。「她還是……還是為了她

娘。」 

魏氏最不愛聽秦氏的事，聞言站了起來。「她為了誰都跟我沒關係，反正我是不

會再去第二次了，要去你自己去吧。」 

說完，她便轉身進了裡屋，不再理會他。 

蘇常安怔怔地站在廳裡，默然許久才動作僵硬地轉過頭看向門外。 

房門開著，春日的暖陽灑了進來，金燦燦落滿一屋，他的小錦瑤曾經不知多少次

迎著這樣的陽光邁過門檻，來找他和秦氏。 

可如今他們父女卻形同陌路，她連見他一面都不願了。 

 

 

「小姐，您……當真不回去嗎？」秋蘭一邊給蘇錦瑤梳頭一邊問道。 

魏氏已經走半天了，她一直想問又不敢問，可憋久了又實在忍不住。 

秋蘭並不是蘇家的丫鬟，當年事情發生時也並不在蘇錦瑤身邊，但那件事鬧得太

大，滿京城人盡皆知，遠在宜州的秦氏娘家自然也有所耳聞。 

蘇錦瑤的外祖母秦老夫人當初得知她在道觀過得不好，便將秋蘭派了過來，把蘇

家那些個不盡心的下人全都趕走了。 

魏氏為此鬧過，但蘇常安不敢忤逆秦老夫人，這件事也就這麼過去了，秋蘭就此

留在蘇錦瑤身邊，一待就是七年。 

她是秦府的人，心裡只認秦氏是蘇常安的正妻，對魏氏並沒有多敬重，在魏氏幾

次剋扣蘇錦瑤的分例故意刁難後就更是厭惡她，連夫人也不叫了，只稱她為魏夫

人。 

當年那些往事，秋蘭知道的並不是很清楚，但在那些傳言中，小姐與那家奴的事

曾鬧得滿城風雨，兩人便似話本中的男女主角般，不被世俗所容卻又愛得轟轟烈

烈。 

若是如此，那想來小姐當時應該是喜歡極了那個人的，如今七年過去，對方衣錦

榮歸，仍未娶妻，一進京就要見她，怎麼看都是個好兆頭。 

可小姐似乎……並不動容？ 

蘇錦瑤懶懶地坐在椅子上，翻過一頁書，道：「回去做什麼？」 

自然是見一見，看看是否仍如當初那般郎有情妾有意，若是彼此都初心不改，那

便擇日成婚皆大歡喜。 

秋蘭心裡這麼想著，但沒敢直說，只道：「奴婢只是覺得，楚將軍如今身居高位，

不管誰嫁了他那都是一等一的尊貴，想必……想必也就沒人敢再傳什麼流言蜚語

了。」 

那小姐就可以回京居住，不必再待在這山上深居簡出，平日裡除了她這個下人，

連個說話的人都沒有。 

蘇錦瑤明白她的意思，不以為然地道：「妳想多了，流言蜚語永遠都不會止歇，



只要有人就有蜚短流長，便是宮中祕辛也時常有人偷偷議論，又怎會因為我跟阿

吉……楚將軍在一起了就不再說三道四，何況我不回去也不是因為這個。」 

什麼流言蜚語，她早就已經不在乎了，那些從她不在意的人口中說出來的話，根

本傷不了她。 

秋蘭不解，「那是為什麼？」 

蘇錦瑤嘴角翕動，似乎想說什麼，但終究沒有說出口，只道：「晚了，歇了吧。」 

秋蘭見她不願多說，也就沒再多言，點點頭扶著她去就寢。 

第二章 不再喜歡了 

蘇錦瑤熄了燈歇下，剛躺沒一會兒，外面忽然響起一陣狗吠聲。 

這狗是老觀主早些年送給她看家護院的，機靈得很，白日裡時常在山上四處遊獵，

晚上就回來在院門口守著，哪都不去。 

她在黑暗中蹙眉坐起身，聽到外面的狗吠聲很快被秋蘭喝止，緊接著是一陣低語，

似乎是秋蘭在跟來人說著什麼。 

片刻後，她的房門被敲響，秋蘭在外面道：「大小姐，老爺來了，說是想見您。」 

老爺這個稱呼蘇錦瑤有陣子沒聽到了，坐在床上愣怔片刻，才道：「知道了，讓

他稍等。」 

蘇錦瑤穿上外衫，頭髮隨意挽了個髻，在外間見了蘇常安。 

蘇常安這些年老得很快，明明才四十出頭卻已兩鬢斑白，看上去像是年逾五旬，

而蘇錦瑤這些年長高不少，五官也更加明豔，眉眼間跟秦氏越發相似，站在那裡

便宛如秦氏又活了一般。 

蘇常安愣了一下，張了張嘴似有很多話想說，最終卻只喚出一聲，「昭昭……」 

這是蘇錦瑤的乳名，他已整整七年沒叫過了。 

蘇錦瑤神色淡淡，並未因這個稱呼有絲毫動容，視線在他身上掃了一圈便收回去，

逕自坐到主位上。 

「蘇大人深夜造訪，不知所為何事？」 

一句蘇大人將蘇常安本就忐忑的心擊到谷底，他眸光低垂，兩手局促地握在一起，

四下看了看，在一旁的椅子上坐了下來。 

「我……我聽說白日魏氏來的時候惹妳不快，便想著代她來給妳賠個不是。」他

不敢當著蘇錦瑤的面將魏氏說成是她娘，便以魏氏代稱。 

蘇錦瑤神色依舊冷淡，「只有賠不是嗎？」 

蘇常安為什麼來，其實他們彼此都心知肚明，白日魏氏剛走，他此刻就到了，算

算時辰，應該是魏氏回去後沒多久就從京城啟程了。 

他會這般著急，除了讓她回去見楚毅還能是為什麼？ 

蘇常安爬了許久的山，喉中乾澀，下意識想從身邊的高几上拿茶杯喝茶，一伸手

才發現手邊並沒有杯子，蘇錦瑤連杯水都沒讓人給他倒。 

他也不好意思開口討要，只能忍著，「除此之外還想問問妳，為何不願回去與楚

將軍成親？我看他——」 

「成親？」不等他說完，秋蘭瞪著眼睛打斷。「楚將軍去蘇府提親了？」 



「是啊。」蘇常安不解，「魏氏白日就是為這個來的，她沒跟妳們說嗎？」 

「說了才怪！」秋蘭氣得要命，「她只說楚將軍要見我們小姐，一上來就凶巴巴

的讓下人把小姐強行帶回去，好像我們小姐是個物件，她想拿去給誰看就給誰看

似的。」 

蘇常安一聽，哪還不明白為何蘇錦瑤會打魏氏一巴掌，蘇錦瑤性子傲得很，對魏

氏又極其厭惡，魏氏好好跟她說她都不見得能聽得進去，何況是讓人將她強行帶

走供人挑揀。 

蘇錦瑤她從小就要風得風要雨得雨，身邊所有人都圍著她轉，向來只有她挑揀別

人的分，何時輪到別人來挑揀她了？ 

蘇常安額頭滲出一層薄汗，也不知是熱的還是因為心慌，他抬袖抹了抹額頭，道：

「魏氏粗鄙，昭昭妳別跟她一般見識。妳與阿吉……楚將軍原本就情投意合，大

可不必因為她而耽誤了自己。」 

「情投意合？」蘇錦瑤又有些出神，似乎是在回想往年那些事，過了好半晌她才

唔了一聲，「當年確實是曾情投意合，但如今已經不是當年了。」 

蘇常安一怔，「昭昭，妳這是什麼意思？妳不喜歡他了？」 

蘇錦瑤輕笑，身子斜靠在椅子上，像是聽見了什麼好笑的話。「誰說七年前喜歡

過的，七年後就一定還會喜歡？蘇大人當年不也曾對我娘起誓與她一生一世一雙

人，此生只愛她一個，但後來呢？現在呢？你對她還一如從前嗎？」 

蘇常安肩膀輕顫，兩手死死握在一起，他閉了閉眼，不敢回想與秦氏的那些過往，

因為只要想起，就難免記起她死時的模樣。 

蘇常安克制著顫抖的聲音，道：「爹知道自己對不起妳娘，但妳還年輕，沒必要

為了那些事毀了妳的一生——」 

「已經毀了。」蘇錦瑤打斷他，聲音比剛才還冷。「從我知道娘是怎麼死的，從

我知道你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從你娶了魏氏，將她和她的孩子接進門，從你聽

了她的話想將我送進宮，從你任由她把我送到這道觀不聞不問開始，我的一生就

已經毀了，你現在再來跟我談這些不覺得可笑嗎？」 

蘇錦瑤已經很久沒有說過這麼多話了，這些年她見過的人少之又少，兩年前老觀

主死了之後，她身邊就只有秋蘭了，今日白天跟魏氏說的那幾句，是她這兩年除

了秋蘭以外第一次跟別人開口說話。 

她以為自己已經變得沉默寡言，不會再這樣跟人爭辯什麼了，可是七年前跟阿吉

的事情發生之後，她就再也沒見過蘇常安，有些話她七年前沒來得及說，憋了七

年也沒有因此就忘了。 

那些憤恨、不甘已經刻在她的骨子裡，跟她的桀驁一樣成了她的一部分。 

蘇常安頭垂得更低，佝僂著坐在椅子上，彷彿被她這一字一句敲打在骨頭上，要

捶入泥土裡。 

這般情景看在任何人眼裡都覺得他已經知錯，是真心在悔過，但在蘇錦瑤眼裡卻

只覺得無比噁心。 

她冷冷地扯了扯唇角，道：「蘇大人若真想我回去和楚將軍成親，倒也不是不可



以。」 

蘇常安身形僵了僵，沒有動，知道她肯定還有後話。 

果然，蘇錦瑤幽幽道：「只要你將魏如玉休棄，再將她和她的三個兒女趕出家門，

我便回去。」 

蘇常安的身形像被定住一般，久久未動。 

蘇錦瑤知道他不可能答應，冷笑著起身，抬腳往內室走去，經過他身邊時偏頭不

屑地丟下一句，「蘇常安，這麼多年了，你還是一如既往的虛偽。」 

秋蘭跟在蘇錦瑤身邊多年，只知道她對魏氏非常不屑，什麼話都敢說，甚至敢動

手打她，卻不知道對蘇常安也是這種態度，不屑一顧，冷言冷語，絲毫沒放在眼

裡。 

畢竟她是七年前才來伺候蘇錦瑤的，魏氏第一年還來過山上幾次，最後不歡而散，

蘇常安卻是來都沒來過，因此她也沒見過兩人相處。 

以往只知道蘇錦瑤對蘇常安也很是不喜，但想著那怎麼說都是她的生父，總不至

於像對魏氏那般不客氣，今日才知道，她對蘇常安跟對魏氏沒什麼不同。 

親生父女鬧成現在這般，蘇常安還不敢回嘴，雖不知當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但總

歸是蘇常安理虧就是了。 

秋蘭扶蘇錦瑤進屋重新躺下，給她蓋好被子，這才走回外間，對仍舊坐著的蘇常

安道：「老爺，您是在跨院歇一晚再下山，還是現在就走？」 

這逐客令已經算是說的很明白了，此時已經天黑，但蘇常安既然能摸黑爬上來，

就也能摸黑爬下去，秋蘭跟他不親近，一點也不心疼。 

蘇常安卻搖頭，「我就在這坐一晚，妳不用管我。」 

秋蘭這些年雖然一直在山上，接觸的人少，但腦子還是轉得很快的，聰明機靈又

忠心，不然當初也不會被秦老夫人選來伺候蘇錦瑤，她聽蘇常安這麼一說，就知

道他這是打算用苦肉計跟蘇錦瑤耗著了。 

蘇錦瑤是他的親生女兒，但凡心裡還對他有一絲一毫的眷戀親近，都見不得他這

般吃苦受罪，但如此逼迫跟魏氏又有什麼不同？ 

秋蘭心裡翻了個白眼，對蘇常安越發不喜，順著他的話道：「既然如此，那奴婢

就去守著大小姐了，老爺您好坐。」 

說著她就退回到內室，將蘇常安自己留在了這裡，自始至終也沒給他倒一杯水。 

 

 

蘇錦瑤被蘇常安影響了心情，晚上夢到了去世多年的母親。 

夢裡母親孤單單地坐在死時的那張床榻上，不言不語，蘇錦瑤就這麼坐在旁邊陪

了她一晚，母女兩人誰都沒有說話。 

第二天醒來時，蘇錦瑤似乎還停留在夢中，看著帳頂發了許久的呆，才讓秋蘭進

來服侍自己洗漱。 

她神色懨懨，仍舊沒什麼精神，扶著秋蘭的手起身，問：「蘇常安呢？」 

蘇常安昨晚沒走她是知道的，不過她也不在乎他到底走不走，反正苦肉計什麼的



在她這裡一點用都沒有。 

秋蘭卻道：「已經走了。」 

蘇錦瑤眉頭一挑，還以為蘇常安連作戲都沒有耐心，只半宿就撐不住回去了。 

她正想譏諷兩句，就見秋蘭看了看門外，然後壓低聲音在她耳邊道：「楚將軍來

了，老爺估摸著是怕他，一見著他就立刻告辭了。」 

當年楚毅還是蘇家家奴的時候，蘇常安因他與蘇錦瑤有染惱怒非常，親自拿馬鞭

打過他，把人抽得皮開肉綻。 

後來為了堵住他的嘴更是想一碗毒藥灌下去了結了他，再偽裝成病故的樣子拉出

去埋了，免得傳出什麼不好的風聲壞了蘇家的聲譽，是蘇錦瑤以命相逼，拿刀架

在自己脖子上逼他放人，才讓楚毅得以平安離開。 

這次楚毅回京，蘇常安之所以這麼急著想把蘇錦瑤接回去與他成婚，也是因為這

個原因，畢竟別人家只是被逼著寫過檄文，但他自己卻是實實在在動手打過楚毅，

還險些要了他的命。 

楚毅如今身居高位，可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他記著當年的舊情想求娶蘇錦瑤，

若是兩人成了，自然也就不會為難他這個做岳父的。 

但他若不喜歡蘇錦瑤了，或是蘇錦瑤不願跟他在一起，那誰知道楚毅會不會因為

當年的事記恨蘇家，尋個機會報復，所以他才想趕在楚毅後悔之前把蘇錦瑤帶回

去，但沒想到楚毅在京城沒找到人，竟親自上山來請了。 

蘇常安跟他打了個照面，嚇得出了一身冷汗，忙找個藉口離開，眼下外間就只有

楚毅一個，安安靜靜地坐在椅子上等蘇錦瑤起床。 

蘇錦瑤穿衣的手一頓，沉默片刻才問：「他什麼時候來的？」 

「半夜就來了。」秋蘭道：「我本想來問問您要不要見，但楚將軍說不要打擾您

休息，等您起了再說，我就沒來吵您。」 

偏偏今日蘇錦瑤起得晚，他這一等就從半夜等到了現在。 

貴客在外，又是個外男，秋蘭哪敢自己跑去睡覺，就強打著精神一起熬著，期間

她沒扛住睏意打了個盹，一個激靈醒來時，發現楚毅還像來時那般坐得端端正正，

好像一點都不睏似的。 

現在幾個時辰過去了，他仍舊身姿筆挺，只是天亮後明顯開始緊張起來，放在膝

頭的手總是下意識摩挲衣裳，摸完又怕衣裳皺了不好看，仔仔細細地撫平，就這

麼個動作他已經來回重複不知多少遍，秋蘭看著都忍不住有點想笑。 

「他剛來時奴婢生怕他硬闖您的閨房，如今看來倒是我想多了。」秋蘭笑道。 

蘇錦瑤沒應，只是沉默著把衣裳換好，臉上神情看不出喜怒。 

她收拾妥當來到外間時，楚毅正像秋蘭所說那般，不知第幾次整理自己的衣襬，

聽見從內室傳來的腳步聲，他抬起頭，見是蘇錦瑤走出來，趕忙從椅子上站了起

來，動作間碰到椅子，木椅劃過地面發出尖銳的聲響。 

他們七年未見，當年那個少年如今已經徹底褪去了從前的稚嫩，變得高大俊朗，

是多少女兒家的夢中情郎，他穿著嶄新的官服站在那裡，身姿筆挺，衣著光鮮，

和這破敗簡陋的道觀格格不入。 



蘇錦瑤出來前就想到他定然會和從前大不相同，但此時親眼見到，只覺得比想像

中差別更大，彷彿眼前真就是個素未謀面的陌生人。 

楚毅同樣隔著一段距離看著她，神情拘謹，兩手緊張地攥著身側的衣裳。 

蘇錦瑤的五官看上去和當年差別不大，只是比從前更加明豔了，但她穿著一身素

淨的道袍站在那裡，整個人透著的感覺卻和從前全然不同。 

從前的蘇錦瑤明豔逼人，是京城開得最嬌最豔的花，即便渾身帶刺也引得無數人

想將她採下。 

如今的她依舊桀驁不馴，但不知是不是那身道袍的緣故，身上卻透著幾分冷清，

這在從前眾星拱月的她身上從未出現過。 

楚毅因這些許的不同更加緊張，忐忑地喚了一聲，「大……大小姐。」他言語間

還用著往日的稱呼，並未改變。 

蘇錦瑤這才回神，走到主位上坐下，看著已經改頭換面，和從前判若兩人的男人，

笑著喚道：「楚將軍。」 

這個稱呼對楚毅來說並不陌生，他已經被人這麼叫了很多年，可當這幾個字從蘇

錦瑤口中說出來，他心裡卻莫名的慌張，忙垂眸道：「小姐還喚我阿吉就好。」 

「豈敢。」蘇錦瑤輕笑。「今時不同往日，將軍已不再是我蘇家的家奴了，都需

要我盛裝打扮去見你了呢。」 

楚毅聽出這是在說魏氏和蘇常安接連上山要帶她回去的事，知道她是生氣了，趕

忙解釋，「小姐恕罪，我……我不知道，我沒讓他們這麼做。我前日入京後去蘇

家找您，您不在，我就想親自到山上來見您，可陛下剛入城，京中事務繁多，我

實在是沒有那麼多時間，就想著先把手上的事情安排好再來，沒想到魏氏他們先

來了。」 

他那日入京一刻都沒有多等，和楚煊打了聲招呼便直奔蘇家，得知蘇錦瑤不在，

他就想來道觀找她。 

可歸元山離京城雖說不上遠，來回一趟卻也需要不少時間，楚煊剛入京，京中無

論是護衛還是城防都少不了他接替安排，他怎麼也要先把手頭的事處理好再說。 

為了能儘早趕來，他不眠不休把眼下不能耽擱的事都安排好了，能往後推的全都

往後推，這才能在昨日半夜趕到山上，不想一上山就和蘇常安打了個照面。 

楚毅在很小的時候就被賣給蘇家，在蘇家做了十幾年奴僕，對蘇錦瑤也很是瞭解。 

他知道她性子傲，最不喜歡別人勉強她做她不願意的事，若是蘇錦瑤誤會，覺得

是他讓蘇常安和魏氏來的，定然會生他的氣，往後幾個月都不見得能給他個好臉

色。 

他生怕她不高興，小心地覷著她臉上神情。 

蘇錦瑤當然知道蘇常安和魏氏不是他派來的，但他們確實也是因他而來，所以心

中遷怒罷了，她隨口譏諷一句，也不是真的多麼放在心上，見他老老實實地解釋，

心裡那點火氣也就散了。 

她不欲和楚毅多言，讓彼此沉湎於那段已經過去的往事，便直接道：「將軍既然

諸事繁忙，那便早些下山吧，你今日來看我一場，就當全了往日的主僕情誼，往



後你我各自安好，不要再往來了。」 

楚毅一怔，愣愣地看著她，沒料到兩人剛一見面，話都沒說幾句她就要趕他離開，

還說要斷絕往來。 

他不明白自己做錯了什麼，茫然道：「小姐……這是為何？」 

蘇錦瑤道：「將軍如今是天子近臣，身分尊貴，我不過是大梁一尋常官家女，還

是個不被看重幾乎被除族之人，你我身分懸殊不說，還隔著楚梁之分，將軍既然

已經跟隨楚帝，就不該再和前朝之人來往過密，理應避嫌才是。」 

楚毅和那些一直跟隨在楚帝身邊的官員不同，他原本是大梁人，後來才去了楚國，

若想穩固如今的地位，他理應找一個大楚土生土長的官家女成婚，而不是娶一個

無法給他的仕途帶來任何好處的前朝之女。 

她說這番話不過是清楚事實如此，楚毅卻誤以為她是覺得他如今做了官，會自恃

身分看不起她，當即雙膝一彎跪了下去，沉聲道：「奴才在小姐面前永遠都是阿

吉！」 

站在蘇錦瑤身邊的秋蘭嚇了一跳，忙往側旁退開幾步。 

蘇錦瑤亦是眉頭輕蹙，有些驚訝，她雖看出楚毅對她仍舊敬重，並未因為如今的

地位就看輕她，但也沒想到他還會如當年那般說跪就跪。 

畢竟如今的他已是大楚正二品的官員，楚帝義結金蘭的兄弟，這些年除了楚帝，

他怕是沒再跪過別的什麼人。 

蘇錦瑤看著眼前的人，試圖從他身上尋找些許從前的痕跡，可無論她怎麼回想，

都無法將這個錦衣玉帶的人和從前那個阿吉聯繫到一起。 

她默然片刻，道：「起來吧，好歹也是為官之人了，怎能再這般說跪就跪。」 

楚毅聽出她仍在疏遠自己，跪著沒動，懇切道：「無論阿吉去了哪裡，做了多大

的官，在阿吉心裡，待小姐始終一如從前。」 

蘇錦瑤聽到這笑了笑，也不知想到什麼，喃喃道：「可我不是了。」 

楚毅心頭一緊，抬起頭來，「什麼？」 

「我說我不再如從前了。」蘇錦瑤神情冷清，語氣裡沒有絲毫眷戀，平靜無波地

說道：「我不喜歡你了。」 

楚毅嘴角翕動，好半晌才找回自己的聲音，卻也只艱難地問出了兩個字，「為何？」 

七年前他如喪家之犬般逃離京城，七年後他改頭換面重新回來，以為自己終於能

配得上她，不會再讓她因為和自己在一起而被人指摘，她卻說不喜歡他了？ 

蘇錦瑤卻仍就那樣淺淺笑著，彷彿在說著什麼無關痛癢的話。「哪有那麼多為什

麼，就是不喜歡了而已。」 

這句話字字如刀扎在楚毅心頭，他不甘心地道：「可我們從前——」 

「你也說了，那是從前。」蘇錦瑤再次打斷他。「現在已經不是從前了，將軍，

我們已經七年未見了。」 

楚毅跪在地上，唇角輕顫，攥著衣襬的手因為太過用力而泛白。 

為了來見心愛之人，為了證明自己終於可以和她相配，他特地換上了新衣，穿戴

得整整齊齊，可她卻拒絕了他。 



當年他們明明情投意合，明明曾經那麼親近，是迫於無奈才不得不分開，如今七

年過去，當初的阻礙已經全部沒有了，卻只剩這麼一句「已經不是從前」？ 

楚毅緊繃的脊背彎曲，眼角泛紅，聲音哽咽，「我來晚了嗎？」 

蘇錦瑤看了看窗邊透進的光，在浮動的塵埃中淡淡嗯了一聲，「太晚了。」 

第三章 過往事情天下知 

「魏姊姊。」 

「魏妹妹。」 

七八個身著華服的婦人滿臉堆笑地走進蘇家正院，一口一個姊姊妹妹地向魏氏走

去，其中不乏幾個身分貴重，原先根本瞧不上蘇家，不與他們來往的，今日竟也

隨著其他人一起來了。 

魏氏忙起身去迎，剛邁出兩步，就被對方主動迎上來握住了手。 

「許久未見，我們一個個憔悴得很，頭髮都不知掉了多少。倒是姊姊越發精神了，

想來是不日即將喜事臨門，才這般容光煥發，精神頭十足。」 

「是啊，魏姊姊，妳這氣色也太好了，著實讓人羨慕。不像我，近來心驚膽戰，

一個安穩覺都沒睡過，連我家老爺都不愛到我那裡去了，成日歇在妾室屋子裡。」 

先前說話的婦人嫌這人說話上不得檯面，瞥她一眼皺了皺眉，但今時不同往日，

也只能在心裡翻個白眼忍了下來。 

眾人你一言我一語，把魏氏簇擁在中間。 

魏氏面上笑得和氣大方，心裡其實嘔得不行。 

這些人忽然來恭維她，定是知道了楚毅求娶蘇錦瑤一事，但她昨日上山去接蘇錦

瑤，沒能把人帶回來不說，還被甩了一巴掌，那印子直到今日還留在臉上，她不

知敷了多少粉才勉強蓋住。 

魏氏強撐著笑意，招呼眾人坐了下來，道：「夫人們說笑了，都還沒個影的事，

哪就說得上喜事臨門了。」 

她倒是真想有這門喜事，但蘇錦瑤死活不下山，雖說現在蘇常安也上山去請了，

但能不能請得下來還兩說，她也不敢在這些夫人們面前誇下海口，真就當這門親

事已經定了，萬一以後不成，那豈不是要落人笑柄？ 

坐在下首的一位女眷道：「魏姊姊才是說笑，楚將軍一入京就直奔你們府上不說，

如今還親自上山去請蘇大小姐，這還算是沒影兒的事？我看啊，妳都可以開始佈

置院子，掛上紅綢了。」 

其餘幾人也是連聲應和，魏氏聽著卻一臉茫然。 

「楚將軍……親自上山去請了？」 

一位夫人喲了一聲，「妹妹還不知道？楚將軍連夜上山，這會兒估計已經到了。」 

「何止是到了，我猜用不了多久就要進城了。」 

「是啊，他們行軍之人趕路快，定然天不亮就已經上山了，沒準兒能趕上回來用

午膳呢。」 

眾人嘴上恭維著，卻又難掩言語中的酸氣，誰能想到當初蘇家的家奴如今竟成了

天子近臣，將他們這一眾權貴全都越過去了呢？ 



他們這些人當初無論多麼顯貴，如今也不過是前朝遺老而已，新帝高興就留下來

用用，不高興就冷落了或是打發出京，甚至尋個藉口處置了也不是不可能。 

一朝天子一朝臣，如今天都已經變了，過去的權勢又有什麼用，那些從前站得越

高的人，現在反而越危險。 

他們不是不懂得這個道理，只是如今要恭維的不是別人，而是原本跟他們一樣，

甚至還不如他們、曾被他們嘲諷過的蘇家，這就難免讓人心中不忿。 

魏氏的消息沒有這麼靈通，此時聽她們說起才知道楚毅親自上山了，如今楚帝剛

進京沒多久，正是諸事繁忙的時候，他此時上山定是把很多事情都推掉了，才能

抽出空來。 

魏氏原本以為他不過是惦記著蘇錦瑤的美貌，或是為了在他們這些舊主面前顯示

出自己如今的地位才會求娶蘇錦瑤，沒想到他真有幾分真心實意，不等蘇錦瑤下

山見他就放下身段自己去請。 

她篤定蘇錦瑤在楚毅面前定然不會像對她和蘇常安那般高高在上不識好歹，估摸

著楚毅哄幾句也就跟著下山了，那這門婚事十有八九也就成了。 

她心中一邊暗喜，一邊卻又不屑，覺得蘇錦瑤就是矯情，端著過去大小姐的架子

不肯放，但不管怎麼說，這門婚事只要成了，對他們蘇家來說就是有百利而無一

害。 

於是她臉上不復先前謹慎的神情，忍不住得意起來，跟恭維她的女眷們說笑周旋，

等將人送走，蘇常安也回來了。 

聽說他並未能將蘇錦瑤帶下山，魏氏也不著急，反而神情輕蔑地道：「她也就在

你我面前裝裝樣子，在楚將軍面前還能繼續裝不成？你瞧著吧，不等太陽落山，

她就跟著人家回來了。」 

蘇常安皺了皺眉，神情不似她那般輕鬆。 

他是蘇錦瑤的生父，對她的瞭解比魏氏這個繼母要多得多，蘇錦瑤擺明了不願下

山，並非作戲，就算楚毅去請也未必就能請得動。 

他心中擔憂，讓人守在城門口，一直注意著歸元山方向的動靜。 

果不其然，最後的結果和他所想的一樣，天色擦黑的時候楚毅回來了，身邊除了

他的隨從，並不見其他人的身影。 

 

 

「她不願嫁你？」弘安帝楚煊看著楚毅一臉失落的神情，不可置信。 

楚毅以前雖說是蘇家的家奴，但如今已經是他大楚重臣，身居高位，遠非蘇家可

比，此時又正值他們剛剛攻入梁京，正是梁國舊臣都迫不及待想要討好他們的時

候。 

這時候楚毅主動求娶，換做誰都會歡天喜地立刻嫁過來，但這位蘇家大小姐竟然

不願？ 

「她是真的不願，還是見你態度謙卑，故意拿捏你？」楚煊在楚毅面前說話向來

隨興，也就沒多想，有什麼就直說了。 



他其實一直不太支持楚毅親自去歸元山見蘇錦瑤，畢竟他現在是大楚的官員，又

是自己身邊的近臣，理應自持身分才是，不要總讓那些前朝舊臣想起他以往的身

分，因他的出身而看輕他。 

可楚毅對這位蘇大小姐心存執念，進城前就已經蠢蠢欲動，進城後更是恨不能即

刻奔赴她的身邊，楚煊尋思著這是他的私事，也就沒有一味阻攔，誰知眼看著他

衣冠整齊、精神抖擻的上了山，現在卻如霜打的茄子般回來了。 

楚毅聽了他的話搖頭，「小姐不會，她向來是怎麼想就怎麼做，說是不願……那

就是真的不願。」 

說不喜歡，那就是真的不喜歡了。 

他也因此才更加頹然，更加不甘，怨自己來得太晚，怨自己沒能早早的出人頭地，

成為足以匹配她的人。 

若是他能早些回來，若是中間沒有相隔這七年，那他們現在會不會是另一番光景？ 

楚煊認識楚毅這麼多年，還是頭一次見他露出這般神情，想了想道：「不如我直

接給你們賜婚？她一個前朝之女，與本家又不親，無依無靠的，總不會抗旨不遵

吧？」 

楚毅臉色一變，立刻道：「不可！陛下莫要害臣。」 

楚煊聞言失笑，「我好心幫你，怎麼就成了害你？」 

楚毅皺眉，想著蘇錦瑤那副冷淡的樣子，無奈的同時又如當年一般感到心動，他

斂眸開口，聲音低沉，「小姐性子烈，她若是不願，便是賜婚也不會答應的。」 

楚煊玩味地打量了他幾眼，笑道：「原來你喜歡這樣的。」 

這些年隨著楚毅的地位越來越高，想給他送女人的也不是沒有，除了那哄人開心

的瘦馬侍妾，也不乏有大楚的高門顯貴想與他結親，將自家女兒嫁給他。 

但不管送到眼前的是什麼人，揚州瘦馬也好，高門嫡女也好，環肥燕瘦任他挑選，

他卻一個都看不上。 

楚煊一直十分納悶，到底是什麼樣的女人才能入得了他的眼，如今算是知道了。 

楚毅卻道：「沒有什麼這樣那樣的，臣只鍾情小姐一人。」 

時隔多年，對那女子還是用著舊稱，心中執念之深可見一斑，楚煊輕笑，「現在

她不願嫁你，你又不願讓我賜婚，那怎麼辦？」 

楚毅抿了抿唇，道：「再想辦法吧，現在總好過以前，起碼臣已經回來了，她身

邊也還沒有旁人。」 

說是這麼說，但楚毅其實並沒有什麼好辦法。 

蘇錦瑤的性子他比誰都清楚，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不惹惱她的話什麼都好說，若

是惹惱了她，她什麼事都做得出來。 

以前秦氏在世時她或許還有些顧忌，但如今秦氏已故，她和蘇家又撕破了臉，便

像是一匹失去了韁繩的野馬，桀驁難馴，誰也管不住她。 

這是蘇家人最厭棄她的一點，最想糾正她的一點，但也是楚毅最愛的一點，最令

他著迷的一點，他喜她嬌豔如花，也喜她性烈如火，他喜歡她原原本本最真實的

樣子，無須她做任何改變。 



可現在蘇錦瑤對他十分冷淡，已不復從前那般親近，他想來想去也沒什麼法子可

以解決，最後只能用了最蠢笨的方法。 

既然他們曾經錯過七年，那他就再補回七年。 

他如今已經回來，不會再讓之前的事重演，從此以後他可以一直陪在她身邊，幾

個七年都可以，他會等到她再次開口說願意嫁他。 

楚毅打定主意，只要抽出空就往歸元山跑，有時只休沐一天，路上就要耽擱許久

工夫，根本沒法在山上待多久，但他還是要去。 

蘇錦瑤勸了幾次，勸不動也趕不走，就隨他去了。 

她不覺得這樣無謂的事楚毅能堅持多久，畢竟他現在已經不是蘇家的家奴了，朝

堂的事務忙得很，哪有那麼多時間總耗在她身上，等過些日子他覺得沒趣，自然

也就不會來了。 

她仍舊在歸元山上過自己的日子，楚毅來了她也當沒看見，從不與他說話，直到

有一日她與秋蘭在山上散步時，在一條山路上遇到了楚毅。 

楚毅見她們走過來，忙像以往那般躬身施禮。 

蘇錦瑤沒有理會，但她身邊的秋蘭卻沒忍住停下來開了口。「將軍是不是丟了什

麼東西？奴婢見您近來每每上山都在山上四處走動，已經把山上轉了好幾圈了。」 

若非丟了東西，何必這樣到處轉，還東看西看像是在找什麼似的。 

楚毅確實「丟」了樣東西，但這東西並不是隨身攜帶的，而是多年前留在這山上

的。 

秋蘭已經跟了蘇錦瑤多年，應該知道，他很想問問，卻又不想當著蘇錦瑤的面提，

便支吾著搖了搖頭。 

「沒、沒什麼，我就隨便走走。」 

秋蘭看著他欲言又止的樣子，雖然覺得奇怪，但還是點了點頭沒再多問。 

這些日子一直未曾跟楚毅說過話的蘇錦瑤卻看了看他左手邊的方向，道：「你是

在找那棵枇杷樹吧？」 

蘇錦瑤以前愛吃枇杷，當年他們曾一時興起，一起在這裡種下了一棵枇杷樹，那

枇杷樹長勢很好，到楚毅離京那年正是該結果子的時候，可惜後來他離開了，一

顆果子都沒有嘗到，這次回來本想找找，卻找了許久都沒找到。 

楚毅心裡還抱著點念想，想著是不是蘇錦瑤把那枇杷樹挪去別的地方了，但此時

聽她開口，就知道後面的話一定不是自己想聽的，恨不能抬手捂住耳朵。 

可蘇錦瑤的聲音還是響起，語氣平靜而又冷淡。「那枇杷樹看著長勢很好，但接

連幾年結的都是酸果，道觀的人嫌它的果子賣不上價錢，還總引來飛鳥啄食，掉

的到處都是弄髒了路，就把它砍了。」 

連樹樁也一起挖走了，估摸著是當柴燒了，此時這裡別說是枇杷樹，連曾經種過

樹的痕跡都看不出來。 

蘇錦瑤當初剛知道的時候還出了會神，這會兒想起卻已經沒什麼感覺了，甚至覺

得大概冥冥之中一切皆有定數，就像她，就像那棵枇杷樹。 

楚毅儘管已經猜到些許，卻還是忍不住紅著眼睛握了握拳，他低垂著頭，沒有說



話，身側衣襬被攥得死緊，皺成一團。 

蘇錦瑤從他身旁走過，淡淡道：「回去吧，這山上的人和事，都已經不是你當初

留戀的那個了。」 

楚毅當天確實沒有久留，在她說完之後沒多久就下了山。 

蘇錦瑤還以為他不會再來了，沒想到過了幾日，他卻又上山來，還帶了很多人，

吵吵嚷嚷的。 

彼時蘇錦瑤正倚在院中的美人榻上看書，聽到動靜不禁皺起了眉，對著外面喚道：

「秋蘭。」 

秋蘭忙小跑進來，問：「小姐有何吩咐？」 

蘇錦瑤蹙眉，「外面在做什麼？」 

秋蘭看了一眼院外的方向，道：「楚將軍來了。」 

「他在做什麼？」 

「種樹，種枇杷樹。」 

 

 

楚煊入主梁京兩個月，京城流言四起。 

他御下甚嚴，沒有鬧出過什麼亂子，也沒苛待梁國舊臣，所以坊間對這位新帝的

評價雖然一時間還談不上多好，但也沒什麼特別不好的，大多處於觀望的狀態。 

那些流言跟他的關係也不大，基本都圍繞著同一個人，那就是楚毅。 

大楚的這位將軍曾是梁國人，還是蘇家的家奴，這本就不是什麼祕密，如今因為

楚毅毫不遮掩的行徑，他和蘇錦瑤的事情更是人盡皆知，連走街串巷的小販都知

道了。 

「楚將軍曾是蘇家家奴，還與蘇家大小姐有過一段舊情。」 

「蘇大小姐就是因為楚將軍，才被蘇家趕去道觀住了七年。」 

「楚將軍一有空就去歸元山，只為了能見蘇大小姐一面。」 

「楚將軍求娶蘇大小姐，但蘇大小姐沒答應。」 

「楚將軍如今已是二品大員了，在蘇大小姐面前卻還以家奴自稱。」 

「蘇大小姐愛吃枇杷，楚將軍就在歸元山上給她種了一片枇杷林。」 

楚煊啪的一聲把摺子丟到楚毅面前，恨鐵不成鋼地看著他。「你自己看看，這兩

個月參你的摺子比你跟在朕身邊這些年加起來都多，還都是為了些雞毛蒜皮的小

事，不就是一個女人而已，值得你這樣豁出臉面嗎？」 

楚毅皺眉，將那奏本拿起來掃了一眼，上面無非是寫楚煊剛剛入京，正值用人之

際，自己作為他的左右手，放著正事不做天天圍著一個女人打轉，有失體統。 

楚毅看了眼摺子的署名，啪的一聲闔上，嘀咕一句，「多管閒事。」 

楚煊瞪他一眼，「你還不服了？」 

「不服。」楚毅揚起脖子，「臣雖時常去探望小姐，但並未耽誤正事，都是有空

時才去的，跟他們什麼關係？鹹吃蘿蔔淡操心。」 

楚煊氣得指著他鼻子，「你那叫有空的時候？你那是沒有空也擠出空來，把睡覺



的時間都用在趕路上了，只為了能去歸元山見見你那位大小姐！」 

「那又如何？」楚毅不以為意，「臣年輕，精神足，少睡一會不打緊。」 

楚煊被他氣笑了，「聽你這意思，是覺可以少睡，但蘇大小姐不能少見，是吧？」 

這原本是調侃楚毅的話，結果楚毅不僅沒當回事，還笑著點了點頭，「是這個道

理。」 

楚煊恨不能啐他一口，想到現在已不是當初在軍營裡摸爬滾打滿嘴粗話的時候，

才忍下來，把他手裡的摺子又一把抽了回去。 

「你雖沒耽誤正事，但摺子上有句話也沒說錯，確實是有失體統，那蘇大小姐就

算再好，既然這般不給你面子，你又何苦非娶她不可？你現在好歹也是堂堂二品

大員，在她面前這般做小伏低顏面何存？」 

楚毅卻道：「在小姐面前，臣永遠都是當初那個阿吉，無須顏面。」 

他以前就是蘇家的奴僕，連字都不識一個，甚至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主子讓做

什麼就做什麼，是小姐教他讀書認字，讓他開智明理，他才能成為現在的楚毅，

不然即便當初離開了大梁，他也只能做些粗使雜役，根本不會有今天。 

當初小姐都沒有嫌棄過他只是個卑賤的下人，他如今做了官，怎麼反倒在她面前

講起顏面來了？ 

楚煊無奈，靠坐到椅子上，指著他道：「說是這麼說，可你畢竟已經不是從前那

個家奴了，你現在走出去，看看誰還敢把你當奴才使喚？」 

他本意是想提醒楚毅認清自己的身分，楚毅卻低頭看了看身上的衣裳，半晌沒說

話，也不知在想什麼。 

楚煊見他不語，問：「那位蘇大小姐就真這麼好嗎？」 

楚毅立刻點頭，「小姐是全天下最好的女子。」 

楚煊不禁失笑，「我倒是越發好奇了，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女子，竟能讓你這般死

心塌地。」 

問歸問，他也不會因為好奇就把蘇錦瑤從歸元山上召下來，若真這麼做了，那到

時候京城的流言蜚語怕是就不只圍著楚毅打轉了。 

他沒有因為這些摺子真的懲處楚毅，教訓幾句就讓他走了。 

一旁的內侍將桌上的摺子整理好，問道：「陛下，這些摺子還是收著嗎？」 

這兩個月因為蘇錦瑤的事，彈劾楚毅的奏摺確實不少，但楚煊都沒批復，而是留

中不發，這次也是一樣。 

楚煊點點頭道：「先收著吧。」 

內侍應諾，見楚煊臉色不錯，沒有生氣的樣子，笑著湊趣，「楚將軍獨身多年，

如今總算尋著意中人了，陛下嘴上雖然說著生氣，但心裡也為他高興呢。」 

楚煊輕笑一聲，若有所思，「是，也不是。」 

內侍聽出他還有別的話，沒有插嘴。 

楚煊繼續道：「阿毅跟了我多年，我自認非常瞭解他，卻又總覺得還有些摸不透，

因為他以前看上去似乎沒有什麼喜歡的東西。」 

權勢地位也好，金銀珠寶也好，楚毅都想要，但都談不上喜歡，只是要而已。 



楚煊能非常清楚的區分出這中間的不同，因為楚毅即便得到了權勢，得到了錢財

也沒怎麼用過，不像別人那般一朝得勢便拉幫結派，得到了錢財便奢靡享樂，他

需要這些東西就僅僅只是需要而已，並不貪戀，更不把這些作為自己的倚仗。 

一個人在這世上無所喜也無所依，便無所憂也無所懼，而這樣無欲則剛的人多少

還是有些可怕的。 

但現在他知道了，他不是沒有喜歡的東西，而是他喜歡的是一個人，一個他從前

到現在都求而不得的人。 

楚煊當然感到高興，一方面是楚毅年紀也不小了，能找個心上人把終身大事定下

來，他這個做兄長的確實為他高興，一方面是由此去想以前，他過往的很多行徑

都有了解釋，楚煊心裡也就鬆了口氣。 

他起初還以為楚毅對蘇錦瑤不過是有著幾分舊情而已，現在知道了，他是真的一

顆心都撲在了那女子身上。 

他傾慕她，用情至深，無論旁人怎麼看，但對楚煊而言，這的確是件好事。 

 


